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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亞洲酒店藝術博覽會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參展者當屬年紀最小的參展者Aelita Andre（艾麗塔．安
德魯）。現時6歲的她，被譽為國際天才抽象派畫家，她在20個月大時就已開始作畫，兩歲時已在國際藝術界
嶄露頭角，被外媒譽為「再世抽象派大師傑克遜．帕洛克(Jackson Pollock) 」及「畫壇神童畢加索」。而她兩歲
時被邀請在香港舉行首個個展時的畫作「MIR Russian Space Station in Cherry Blossoms」更曾由香港收藏家以
HK$187,000成交。

抽象派大師傑克遜．帕洛克(Jackson Pollock) 對你創作的影響是？
Aelita：當我九個月大的時候就開始畫畫，所以我不知道誰是傑克遜．帕洛克(Jackson Pollock)，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誰！我不看任何藝術家。我的畫作都是從心出發及由我的魔力所繪畫。我使用不同的方法畫畫，我想我的
作品是獨特及與眾不同的，我不會抄襲，同樣我不想複製任何一個人。

怎樣選擇自己的繪畫主題？
Aelita：我畫甚麼，就是那一刻我在想甚麼。我由我的心及心靈作畫，創作靈感來自太空、宇宙、銀河、星系

和星雲的紀錄片。我也喜歡仰望天空，愛看大自然紀錄片尤其是大衛．阿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有時會到
附近的森林散步看看生活於大自然的昆蟲，如蝴蝶，毛毛蟲和甲蟲。我也很喜歡恐龍和參觀不同類型的博物
館，我的媽媽甚至說：「沒有恐龍了！」我想成為一名古生物學家，所以我喜歡看恐龍的骨骼。這一切都啟發
了我的創作靈感。

回到曾舉辦過首次個展的香港的感受是？
Aelita：我十分喜愛香港！我不記得我第一次到訪香港的事，因為我當時只得兩歲。但媽媽和爸爸說我當時看

着香港的景物，都很驚奇和興奮，常常滿面笑容，非常愉快！這一次再到訪香港，我不禁興奮說：「哇！那是
如此美麗，真的很酷！」
香港人很友善及喜歡小孩子，他們很關心我們！關心與愛護是我們大家所需要的。我用的大多數顏色都是充
滿着中國色彩，如紅色和黃色，這些顏色看起來很中國。我認為這都是受到香港及中國龍的影響，我很開心香
港給我創作的靈感。而今次由機場到酒店的行駛途中，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一個幽靈龍女，她很可愛，她看着
我，然後瞬間消失了。我愛香港——她看起來是朦朧又充滿神秘的。

這次帶來香港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
Aelita：今次展出的作品都各有不同、各有獨特之處及背後的故事。如果要我選擇當中最最最喜歡的作品，那

就是「Miami」和「Milky Way and Microscope」。 採訪：賈選凝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瑞典，全國只有四所大
學，而當時的馬悅然，已服完兵役進入Up-
psala大學攻讀拉丁文與希臘文。Uppsala是
個距離斯德哥爾摩不到80公里的城市，馬
悅然記得自己那時想當個教拉丁文和希臘文
的高中老師，他覺得那就已很有意義了。但
到準備拉丁文考試時，他卻偶然讀到林語堂
的《The Art of Living》（《生活的藝
術》）。林語堂的英文比一般很有學問的英
國人寫得更優美，所以馬悅然一讀到那本
書，就對裡面關於《道德經》和莊子列子的
故事很感興趣，馬上跑到大學的圖書館借來
所有《道德經》譯本。但他發現每個版本都
不同，覺得奇怪，一本書怎麼會有這麼多種
完全不同的譯文？
馬悅然帶着心頭疑惑，去拜訪當時瑞典最
富盛名的漢學家高本漢。他回憶說：「我去
問高教授，哪一部譯本最好？他說都不好，
最好的是我自己翻譯的版本，但還沒發
表。」高本漢把沒發表的翻譯稿借給馬悅然
讀。「過了一星期，我去還稿子給他。他問
我說，你為甚麼學拉丁文和希臘文呢？那是
死的語言。不如你來學中文吧。」這句話，
徹底改變了馬悅然的人生軌跡。他當下就決
定改專業學中文，並搬到斯德哥爾摩，考入
斯德哥爾摩大學師從高本漢學習上古漢語。
馬悅然回憶，自己最開始學上古漢語的第
一部課本就是《左傳》，當時覺得非常難
讀，後來又讀《莊子》，等到讀《孟子》和
《論語》時便已覺得裡面的文辭簡單易懂
了。他對《左傳》的濃厚興趣就是那時打下
的底子，至今他也認為《左傳》是世界文學
中最偉大的著作之一。「當然莊子也是非常
有想像力和幽默感的作家。」馬悅然一度生
病須開刀，痛得最厲害時就讀莊子的《秋
水》，覺得這比任何藥都更能緩解身體的苦
楚。而他對上古漢語的興趣，也從二十幾歲
開始，綿延了一輩子。

從方言語法到當代文學
高本漢教馬悅然學上古漢語與音韻學，而

當時高氏的所有學生都對中國音韻
學很感興趣。1948年，馬悅然拿到
了Rockefeller獎學金，按照計劃應
該是在內地學習一年，之後去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一年，但因為
戰事紛亂，他便留在了中國成都而
沒再去美國，並用了兩年時間在成
都研究方言學，以論文記錄了重
慶、成都、樂山和峨眉的方言。他
說：「我做的方言研究和一般的方
言研究不同的是，他們只解釋方言
的語音系統，不去管語法。但我對
四川話的語法系統做了比較詳細的
調查——我相信在當時的中國，我
是頭一個在方言學著作中描寫方言
語法的人。」
馬悅然這個名字，「馬」是諧音他的瑞典
文姓氏，「悅然」則是當時的四川華西協和
大學中文系主任聞宥為他取的。聞宥年長馬
悅然23歲，是著名音韻學專家，他教馬悅
然讀宋詞，自己本身也會填詞。「我當時本
來叫可汗，他說這可不行，就為我改了悅然
這個諧音也接近的名字。」

「莫言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
1950年，馬悅然來到香港，但已習慣了
四川生活的他，覺得香港太過熱鬧，於是獨
自搬到大嶼山住了三、四個月，那年年底便
和新婚妻子（陳寧祖）一起回到瑞典，並很
快考取了博士，先後在瑞典和倫敦開始教
書。1956年，他來到北京的瑞典駐中國大
使館任職文化秘書。據他回憶：「1956到
1958那三年，是很有意義的年頭，1956年
時是百花齊放，我們可以和中國的作家、知
識分子隨意來往。到了次年5月開始反右，
所以1957年夏天以後，中國的作家都不敢
跟外國人來往了。」1958年，他離開中國
前往澳洲國立大學教書，直到六年後回到瑞
典——其後的長達25年裡，他都在斯德哥
爾摩大學主攻漢學研究。
1965年之前，馬悅然一直在集中研究漢

語的古文文法和音韻
學，反而是這一年他
回到瑞典後，才開始
對中國當代文學感興
趣並翻譯當代作家的
作品，他陸續翻譯了
李銳的四部小說、北
島的詩歌、曹乃謙的
短篇……他笑說自己
沒翻譯北島的散文，
因為覺得北島的散文
寫得不如他的詩歌。
「我也喜歡自己去尋
找值得翻譯的作者，
1990 年，我在一個
雜誌上讀到曹乃謙的

短篇，覺得寫得非常好，就馬上將其翻譯為
瑞典文發表。」據馬悅然回憶，自己當時又
給李銳寫信，因為覺得曹乃謙和李銳都是山
西作家，相信彼此應該認識——就這樣聯繫
上曹乃謙。「後來他把一些還沒發表的作品
寄給我，我就翻譯成瑞典文，再後來文芬
（馬悅然第二任妻子陳文芬）又幫忙把曹的
作品在台灣出版，內地出版界是這樣才反過
來注意到曹乃謙。」其他當代文學領域的重
要作家，當然還有很多，像蘇童、賈平凹、
阿城、馮驥才，都是馬悅然所欣賞的。
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馬悅然則翻

譯了他最好的那些作品，像莫言的成名作
《透明的紅蘿蔔》以及《會唱歌的牆》等
等。在馬悅然看來，莫言是一個非常好的作
家。他說：「他是位非常優秀的作家，是我
所看到的中國當代最敢言敢做的作家之
一。」而馬悅然更認為，中國文學不只涵蓋
內地及港台，無論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是世
界任何地區，所有以中文寫作的文學都是中
國文學。他說：「欣賞文學本身是很主觀的
事，譬如我很喜歡楊牧，但我不能說他是世
界上最好的詩人，只能說我認為他是最好的
詩人之一，又像莫言，我認為他是用中文寫
作的最好的作家之一。」

而馬悅然和莫言，一共也只見過三次面，
第一次是1990年，之後1998年在台灣、
2005年在北京各見過一次，總共加起來，
時間也不過兩、三個小時。莫言獲得諾貝爾
文學獎後，馬悅然也在各種場合多次重申他
對諾獎的看法：「諾貝爾不是世界冠軍，我
說了好多次，它只代表北歐一個小國家的十
八個人中的多數人認為一個作家是個好作
家，可能世界上有幾百個和他一樣好的作
家。但每年只能頒發一個獎項。」

一定要多注意古文
中國對於馬悅然來說，早已是名副其實的

第二故鄉， 而他對漢學持之以恆的興趣和
專注，也從未改變。
今次來到香港，他特別肯定了中文大學對

漢學研究的貢獻，並認為：「只要堅持做下
去，對世界漢學來說很有價值。」而他今次
前來中大，除了「略談唐代的通俗詩歌」，
也會分享自己對翻譯語言的性質、作用及翻
譯方法的深厚見解，更會談到康有為的思想
基礎及其政治活動與作品間的關聯。馬悅然
說：「現在很多人仍然覺得康有為是對的。
但其實他在《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
考》中歪曲了許多事實，假造了一些經典。
這也不是我第一個人提出的觀點，高本漢以
及錢穆教授都批評過康有為。」
在漢學研究的層面，馬悅然特別希望後輩

能多注意古文，不要只看到現代中國和當代
中國，一定要繼續扎實地去回到原典、回到
古代思想中去做研究。他認為歐洲、美國的
漢學研究，目前就太關心當代尤其是帶有社
會科學性質的題目了，反而古代文學和文化
好像被排在了第二位，資金和資源都是撥給
當代研究更多。馬悅然說：「的確不容易，
古代文學和文化不容易拿到研究經費，這是
可惜的。但我就希望每一個學中文的學生，
都應該有一部分對古代中國的認知，因為學
好當代漢語，真的需要有古代漢語的基
礎。」他笑言這就是自己的看法。「因為我
是個保守的老頭。」

2014 AHAF：國際天才抽象派畫家Aelita Andre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馬悅然：：

「「中國是我第二故鄉中國是我第二故鄉」」

關注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對馬悅然的名字一定如雷貫耳。這位今年90歲的世界著名漢學家，是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委員中唯一一位精通中文與中國文化的評委。他從22歲那年開始跟隨瑞典最

重要的漢學學者高本漢研習上古漢語，自此結下了與中文及中國的一世情緣。

今年，馬悅然作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饒宗頤訪問學人來港，記者藉此機緣見到這位

已屆高齡但依然思路清晰敏捷、精神矍鑠的重量級學者，聽他從那段與漢學相遇的往事講起……

他用了七十年的生命去鑽研漢語和漢文化，而中國，也早已是他的第二故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攝：劉國權

■■此作品是此作品是AelitaAelita使用使用
特別的顏料所繪成特別的顏料所繪成，，在在
日與夜能看到畫作不同日與夜能看到畫作不同
的變化的變化。。

■"Milky Way and Microscope",■"Milky Way and Microscope",20112011。。

「Miami」是2011年的作品。這幅畫有趣且富玩味，交織着一絲神秘，是Aelita以前從所未有的畫作方式而
完成的作品。這幅畫靈感來自於2011年在美國東海岸進行的家訪，表面上看來似乎展現了邁阿密的光與熱，
但若要為這幅畫作出深入的分析及探討，很容易讓人憶起抽象派畫家Rothko的連續鮮豔色彩所激起的強烈情
緒反應。Aelita與Rothko同樣喜歡運用強烈的色彩，作品亦是從色彩開始。Rothko運用豐富的色彩於水彩畫
和繪畫城市風貌作品之中，這一點，他與Aelita是一樣的。
「Milky Way & Microscope」是2013年的作品，是Aelita多個作品中最大以及最代表性的一幅。畫作上的

顯微鏡是Aelita三歲時收到的生日禮物。因為她想了解宇宙是如何構成，所以她把自己心愛的顯微鏡放進畫作
中。Aelita說：「我想把整個宇宙都畫出來，所以我需要一幅大畫布。我想畫出最大的東西，同時可以透過工
具看到宇宙中最小的事物。」


